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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伊·斯庫曼(Roy Schoeman)的皈依

聆聽了聖保羅奇妙的皈依見證後，我想把羅伊·舒曼（Roy Schoeman）介紹給

大家，羅伊同樣亦經歷了皈依與明悟的恩寵。

正如聖保祿一遍遍重複的重要見證，亦是他傳道的合法依據——他受到了天主的

派遣。

如今，人們談到與天主相處的方式，甚至更好說天主與人相處的方式時，會“給

予見證”，而這一切見證都當受讚美，當感恩天主。我在墨西哥帶退省時，一些

與會者亦會問我關於信仰見證的問題，即使到今天，我仍然非常對天主召叫人的

故事感興趣，天主尋找子民的一切方式都當受讚美！

羅伊從猶太教皈依天主教的故事，讓我想到了聖保祿，對聖保祿來說，以色列子

民承認耶穌非常重要的，他為此充滿了熱忱！在以色列，我們與羅伊·舒曼常有

合作，在他身上我們看到如保祿宗徒般的的熱忱！他同我們豎琴團隊一樣，都懷

有相同的偉大的盼望——希望作為天主長子的以色列民承認耶穌默西亞。保祿宗

徒的話像永不停息的召喚，等待著回應:

我對你們外邦人說：我既然是外邦人的宗徒，我必要光榮我的職務；這樣，或許

可激動我的同胞發憤，因而能拯救他們幾個人。如果因他們被遺棄，世界與天主

和好了；那麼，他們如果蒙收納，豈不是死而復生嗎？(羅 11:13-15）



以下是羅伊·舒曼皈依故事的第一部分：

我在美國紐約城外出生、長大，父母都是德國猶太大屠殺難民。希特勒掌權後不

久，我父親在尚有機會的時候逃離了；母親沒那麼幸運，她逃到法國，但被法國

蓋世太保抓了起來，送上了去集中營的火車。母親在法國境內逃了出來，設法到

了美國，並在那裏與父親相遇結婚。

.我的童年教育和整個童年生活非常猶太化，我接受猶太教教育，一直到上大學。

我曾是一名虔誠的猶太教徒，但在大學時期，我丟失了信仰，基本上成了無神論

者。後來我去了哈佛商學院，在那裏做得很出色，學院聘請我當教授，於是，29

歲時，我成了哈佛商學院的一名新教授。

這是我見證的開初，我一生都在思考一個問題：生命應該有真正的意義。當我還

是孩童時，我認真地認為到我 13歲猶太成人禮時（類似天主教堅振聖事）我會

進入跟天主的個人關係，然而並沒有，成人禮成為我童年最悲傷的日子之一。後

來我想，或許拿到駕照的時候，或許開始上大學的時候，或許進入哈佛商學院的

時候，或許開始職業生涯的時候，生命的真正意義就會到來。

我的世俗事業比我所期待的更成功。但，生命依然缺乏意義、漫無目的。在這一

點上，我並沒有什麼期待，我可以想像我生命的意義，於是，我陷入了生命最深

的絕望，我認為人不過是偶然化學反應的結果，存活 80或 100年，而不具有任

何人生意義或目的。

一天早晨，我帶著這種絕望在大自然中散步時，收穫了此生最大的恩寵。我一邊

漫想一邊漫步，天地間的薄霧消失了，我發現自己在神的面前，全知的神面前，

在神面前看到了我的生命及死後的一切感受，看到了所有讓我歡悅的，和所有我

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的事情。



我發現了我死後最大的兩個遺憾：第一、浪費了所有時間、精力去擔心自己不被

愛。我存在的每一刻，都沉浸在愛內，這愛比我所能想像的更偉大，這愛來自全

知全能的慈愛之神。另一個極大的遺憾是在無所事事上浪費了時間。一切行為都

包含可被永遠審視、紀錄的道德內涵，每一個能踐行天國美德的時機，哪怕只是

小小的祈禱，都會得到永恆的賞報，而所有錯失善行的機會，則是對永恆契機的

浪費。

我當時是經濟學教授，所思考的一切都與回報最大化有關。我從後視鏡中看到自

己過去的生命，我對自己說，如果過去不是這樣，我現在會很快樂。事實遠非如

此。 一切曾發生在我身上最完美的事情，亦包括最痛苦的部分，尤其是最痛苦

的部分，可能來自一位無所不知的慈愛之神的手。我明白，無需再憂慮，我所經

歷的一切一定都經過了完美的安排。

這一經曆中最強大的部分是進入絕對確定的意識，創造一切的神，創造存在本身

的神，不僅知道我的名字，還一直守護我、關注我；不僅安排著發生在我身上的

一切，並以非常真實的方式關注我每一刻的感受。神因使我快樂的一切而快樂，

因使我悲傷的一切而悲傷。我開始意識到神是多麼親密地瞭解、關心我。

這絕對是這次經歷中最讓我震撼的部分。我明白了我生命的意義與目的——敬

拜、事奉我的主，這位向我啟示自己的神。然而，我不知道祂的名，不知道是哪

個宗教。

我不認為祂是猶太教的天主，舊約中的天主比祂更遙遠，更嚴厲，這是合乎邏輯

的，在基督之前，天主與人的關係完全不同。

我邊走邊祈禱，祈禱能知道祂的名，好讓我知道該信仰什麼宗教來敬拜祂、侍奉

祂，我祈禱說：讓我知道你的名，如果你是佛陀，我不介意必須成為佛教徒；如



果你是黑天，我不介意必須成為印度教徒；如果你是阿波羅，我也不介意成為羅

馬異教徒，只要你不是基督，而讓我必須成為基督徒。

祂沒有告訴我祂的名，顯然，那時我還沒准備好。

經歷了童年以來第一次這樣的幸福體驗後，我回到了家中。我明白再也沒有任何

憂慮的理由，生命具有無限的意義與深度，每一時刻都可能成就潛在的美德善行，

而我們將因此得到永恆的賞報。

那次經歷後，我所想要的就是知道這位神的名，每晚睡覺前，我都會做簡短的祈
禱，求知曉那位曾向我顯現自己的神的名。


